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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音乐沙龙是慈
溪音乐家协会的一块金字招
牌，但我敢说是慈溪音乐家
协会的一张靓丽名片！2021
年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在慈溪
召开的“慈溪现象”歌曲
创作研讨会上，音乐沙龙
便是“慈溪现象”的一大亮
点。

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
回顾音乐沙龙十六年，内心
不无感慨，音乐沙龙的前世
今生仍历历在目，令人难
忘。音乐沙龙这个“传家
宝”，而今已传递到新一届
音协班子，继续保持着昂
扬向上的态势。她凝聚的
是集体智慧，收获的是创
作成果，留下的是良好口
碑。

2009 年初，音协从繁
荣创作、培养人才的角度，
提出了建立一个音乐创作基
地的计划，便于作者交流、
切磋艺术，为词曲作者搭建
平台， 进 而 活 跃 艺 术 氛
围。不久，在上林坊附近
的南苑柏隆找到了一个比
较理想的场所——靓晶晶迷
吧，是一家音乐茶室。我们
到实地一看，果然不错，一
是环境优雅，闹中取静；二
是场地宽敞，配有专人服
务，免费提供茶水。老板孙
仲春说，茶吧的营业时间在
晚上，白天是闲置的，音协
在这里活动，不影响他们的
生意。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2009 年 4 月 30 日，是慈溪
音乐家协会一个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日子，我们举行了既
隆重又简朴的挂牌仪式，慈
溪市音乐家协会艺术沙龙揭
牌，掀开了慈溪音乐沙龙崭
新的一页。

在靓晶晶两年多的时间
里，沙龙活动每个月安排一
个下午，一开始为每个月的
1日，但 1日会经常碰到如
元旦、五一、国庆等节假
日，文化单位往往会安排自
己的活动，很多人脱不开
身，后来就固定为每个月的
15日，一直到现在。音乐
沙龙初期，每次参加的人数
为二十人左右，成员总体上
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六十左
右，至少有一半成员没有在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作品，
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尝试学
作曲或学写歌词。比较之
下，作曲的人数稍微比作词
的多些，当时作曲方面有三
位国家级会员，陆军、应锡
恩和房洁，属于沙龙的主要
骨干。音乐沙龙有一个好的
传统——传帮带，这方面陆
军、余长飞表现最为突出。

2011 年阿春老板去舟
山朱家尖发展，音乐沙龙暂
时告一段落。

不久，随着文联迁入新
的办公大楼，音乐沙龙便

“移师”文联。到了文联，
条件更为优越。文联历任领
导都知道每月 15日是音协
沙龙日，凡是文联开会就想
办法避开这个日子，主动为
沙龙让路。文联领导换了一
任又一任，然而对音乐沙龙
的支持热度从未消减。音乐
沙龙作为协会的一大特色，
在每年文联的考评中都会增
加相应的分值。

十六年来，沙龙培养了
一批批创作人才，催生了数
不胜数的词曲作品，粗略估
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
作品数以千计。

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施
旭冲，她是阿春的表妹。施
旭冲在杨贤江中学任音乐老
师，原先她没有什么创作经
历，后来经过多位作曲老师
的引路、指点，一步一步成
长，最终成为一名颇具实力
的中青年创作骨干。再一个
比较典型的是作协会员张
广，他的爱好是诗歌，自从
融入到沙龙后，对歌词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进而一心投
入在歌词创作上。多年来，
凭着一份执着与悟性，他在
歌词园地里辛勤耕耘，收获
了沉甸甸的果实。要举的例
子还有很多很多，如从未离
开过音乐沙龙的顾祥祖、俞

书英、洪恩甫、蔡企达、李月
英等等，每个新老沙龙成员身
上都有故事。

慈溪音乐沙龙作为慈溪音
协的品牌，在省内外具有一定
的影响和知名度，2014年 10
月 12日至 18日，江苏省音乐
文学学会主席解华率南京、苏
州、淮安、常州、扬州等地的
协会主席、词曲作家共十三
人，来慈与我们同行进行了广
泛交流，并提出一定要参加我
们的音乐沙龙，体验一下沙龙
的感受。座谈会上，我们向他
们介绍了慈溪音乐沙龙创作活
动情况，其中谈到沙龙成员作
品每年发表、获奖的数量在慈
溪文联下面十个协会中一直名
列前茅，在全省县级市中也名
列前茅，坐在对面的解华老师
马上补充了一句：应该说在全
国也是名列前茅。远道而来的
客人们对慈溪的音乐沙龙、歌
曲创作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
定，表示要认真学习总结，把
这份经验带回去。

解华老师是慈溪音协的老
朋友，也是咱们音乐沙龙的常
客，来慈多达五次。他与南京
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乔维进是
最早为沙龙成员讲课的专家。
此外，他与上海歌剧院音乐系
主任朱良镇先后两次来慈为沙
龙学员授课，批改、点评习
作，让大家大开眼界，领略大
师们深厚的艺术造诣。

还有一位也是咱们音协的
老朋友上海音乐文学学会会
长、著名词作家汤昭智，他来
过慈溪四次，三次观摩原创作
品音乐会，一次是2012年6月
在慈溪大酒店为沙龙成员讲授
音乐文学创作。最早提出“慈
溪现象”的就是汤老师。

除了外省的专家，省内的
老师来慈溪为我们授课的有钱
建隆、丁永安、毛光正、牟学
农、施王伟等词曲名家。粗粗
算下来，沙龙成员平均每年差
不多有一次听专家授课的机
会。

值得一提的是，慈溪音乐
沙龙还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歌曲
创作爱好者慕名赶来，分别有
余姚、绍兴、诸暨等地的同行
们，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的作品
前来交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
指导帮助，一同感受沙龙大家
庭的温暖。

十六年来，音乐沙龙除了
因疫情特殊原因停摆外，从未
中断过活动，大家有一句口号
——“ 风 雨 无 阻 ， 雷 打 不
动”。音乐沙龙人笔耕不辍，
孜孜不倦，为慈溪的音乐创作
营造了浓厚的氛围。音乐沙龙
人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
激励，以老带新、以新促老、
新老携手，先后出现了夫妻
档、父女档、兄妹档、祖孙
档，把个人爱好努力在家人、
亲人中间传开，积极扩大沙龙
队伍，这方面李道一称得上是
个典范。

慈溪音协积极创造条件，
全力提供必要的服务，一是
每年上半年都要组织沙龙成
员赴外地开展创作采风活
动，深入实际，体验生活，
打开视野，激发灵感。二是
每年为沙龙成员安排一星期
的创作笔会，做到了人员集
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扩
大交流空间，保证创作效果。
三是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观摩，
欣赏高水准艺术，以补充艺术
养分。除了在本地，光是赴上
海观摩中外艺术团体的演出就
达五次。四是让沙龙成员的作
品有了展示的机会。作为慈溪
音协另一张名片的原创作品
音乐会，在舞台上呈现的作
品均为沙龙成员所创作，他
们向社会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作
品，并于 2011 年、2015 年、
2018年、2021年 10年间，分
别举办了《在光荣的旗帜下》
《为时代放歌》《神奇的土地
上》《心中的歌献给党》一至
四届原创作品音乐会，收效显
著。

十六年来，音乐沙龙显示
了她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凝
聚力，广泛的影响力和奇特的
创造力。为慈溪的歌曲创作繁
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培育
慈溪音乐创作队伍不断成长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

沙龙一枝花
芬芳你我他

——慈溪音乐沙龙成立十六周年回顾
霍建幸

沈键栋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笔
名钟榆。在他最新出版的小说《守陵
人》中，有这样一份简介：新锐作家，
影视从业者。擅长幻想、悬疑类故事，
小说融合电影叙事手法，节奏紧凑，画
面感强，却总有着温柔的内核。

他确实非常年轻，1996 年出生，
获爱默生学院电影专业硕士学位。我认
识沈键栋的父亲已有二十年，直到最近
两年才知道他儿子键栋写小说，并且在
《烧脑X》系列上发表了多个作品。几
个月前我加了键栋的微信，请他发一些
作品给我，我想看看这些小说是怎么烧
脑的。他发了我一长溜的作品。读了之
后，颇为惊艳，老早就想写一个读后
感，却耽搁到如今。今天我想以《厄洛
斯的祝福》为例，谈一点阅读感受。

这是我读的第一个作品，原文发表
在2020年的《奇谈·病变》。为此我还
专门搜了一下厄洛斯这个词条，才知道
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罗马神
话中被称为丘比特。读完之后觉得这篇
小说犹如一枚精巧的琥珀，将人类最炽
烈的情感凝固成植物的姿态。在这个关
于病毒变异与坚守的故事里，一场离奇
的“枯树症”疫情，成了照见爱情本质
的棱镜。作品以独特的科幻设定为外
壳，内里却是对人性、爱情和生命的深
刻思考。概括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我
脑海里浮现的是“耐人寻味”这个词。

“耐”就是经得起、受得住的意思，“寻
味”是指仔细体会、琢磨。我认为这篇
小说无论是所表达的主题、人物的情
感，还是艺术手法，甚至细节，都经得
起读者反复阅读、思考、体味。

在这个崇尚速度与效率的年代，身
边的大龄青年越来越多，爱情似乎正在
离我们远去。《厄洛斯的祝福》以一棵
会说话的橡树老刘和他三百年前的情感
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种生
命体验的窗口。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场
离奇的“枯树症”疫情，实则通过人与

树的双重隐喻，探讨了爱的本质——当
一切外在形式都被剥离，当行动与言语
的能力都被剥夺，爱是否依然能够存
在？

枯树症的设定堪称神来之笔。一般
的患者从肢体末端即手指开始逐渐木质
化，最终成为静止的树木，尽管依旧拥
有旺盛的生命力，却已经没有意识。但
老刘是个异类，直到最后变成一棵橡树
后仍然拥有脑部活动，保留着意识与感
知，当然还有语言功能。这种介于动物
性与植物性之间的模糊状态，构成了对
爱情本质的绝妙隐喻。老刘的转变过程
令人心碎——从抗拒到绝望，从自杀未
遂到艰难“逃亡”，最终在逃离到医院
大门口后彻底成为一棵橡树。这种不可
逆的病变异化过程，恰如爱情在时间与
磨难中的变形。当我们说“爱情枯萎”
时，不正是用植物的意象来描述情感的
僵化吗？小说将这一日常隐喻具象化为
惊心动魄的病理过程。

老高与老刘的互动构成了小说最动
人的部分。已经感染病毒的老刘希望妻
子老高早日离开医院，而身为医生的老
高明知风险却坚持留守，还每天牺牲睡
眠时间陪伴逐渐木质化的丈夫散步，这
种看似徒劳无功的坚持恰恰揭示了爱的
本质——它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面
对问题时的共同在场。特别震撼的是，
当老刘自杀未遂时，老高没有责备，只
是默默地把那把剪刀包裹起来。当她自

己也感染病毒之后，却选择隐瞒病情并
编织善意的谎言。这些细节表明，爱到
深处，便成了保护对方心灵不受真相伤
害的温柔谎言。面对肆虐的病毒，老刘
曾选择自杀，老高则选择隐瞒。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反应实则同源：都是试图在
绝望中为对方保留最后一丝人性的尊
严。尤其老高的谎言，堪称一把“温柔
的利剑”——她宁愿让爱人以为自己被
抛弃，也不愿让他目睹自己同样非人化
的痛苦。

叙述者“我”的介入为故事带来了
关键的转折。当“我”注意到那棵带有
草莓形缺口的银杏树时，读者与老刘一
同经历了认知上的顿悟——原来老高从
未离开，她就在丈夫身后两三米处，以
树的形态守望了老刘三百年。这一发现
彻底改写了故事的走向，也将主题推向
高潮：爱的最高形式或许就是这种不求
回应的静默守望，是不离不弃的陪伴。
银杏树无法移动、无法言语，却用三百
年的时光证明，爱可以超越一切物理限
制而存在。小说颠覆了传统爱情叙事中
激烈、动态的表达方式，展现了爱的另
一种可能——如植物般静默却持久的生
命力。老高与老刘的爱在失去人类形体
后，反而呈现出更纯粹的状态：无需言
语和肢体接触，仅凭存在本身即构成陪
伴。这种爱不依赖互动，而是像树木的
年轮，在时间中默默积累。两棵无法相
拥的树在风中沙沙作响，那永远无法跨

越的两三米距离，构成爱情最诗意的悲剧
性象征。但正是这段无法跨越的距离，让
这份情感超越了时空限制，成为一种永恒
的精神守望。银杏树三百年的凝视，比任
何誓言都更具震撼力。原来最长情的告白
不是“我在这里”，而是“我始终站在你
身后”。所以当读到老刘向“我”提出奇
怪的要求“你能帮我抱抱她吗”时，作为
读者的我喉头有点哽咽。老高三百年的等
待突然有了回应，迟到三个世纪的拥抱依
然那么温暖，他们的爱情在疫情的阴霾
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答应老
刘的要求张开双臂拥抱那棵银杏树时，传
递的不仅是一个迟来的拥抱，更是一种理
解：爱从未因形态的改变而消失，它只是
转化为了另一种存在方式。

《厄洛斯的祝福》最终指向一个深刻
的命题：爱的本质或许更接近植物而非动
物，真爱或许更像树木的生长。它不需要
轰轰烈烈的表达，不需要时时刻刻的互
动，它能够以最静默的方式生长，在最贫
瘠的土壤中扎根。毕竟，有什么比用三百
年等一次温柔的拥抱，更接近永恒呢？就
像那些被迁移到保护区的枯树症患者，他
们的爱情故事或许无人知晓，但这不妨碍
这些故事如同年轮一般，在时光中静静积
累，成为支撑彼此生命的隐性根系。在这
个意义上，小说确实如标题所示，给予了
爱情一种“厄洛斯的祝福”——即使被剥
夺了一切外在形式，爱的能力本身，已然
是对生命最珍贵的馈赠。

三百年甚至更长久的守望
——读沈键栋短篇小说《厄洛斯的祝福》

胡 遐

野蔷薇花季未到，但一朵巨大的白色野
蔷薇每天与我形影不离。

这几天我把自己穿得像一朵白色野蔷
薇。绿色编织着麻花辫花样的毛衣，领口外
翻着衬衣的两片白色大娃娃领，领子边缘是
波浪状的，一大一小双层，确实很像野蔷薇
花瓣。

黑色的长裤如同笔直的树干，远看，宽
大的绿色毛衣像一棵树，雪白的球鞋仿佛是
两只白色的小奶狗在呼呼大睡。近看，两片
大白领子宛如一只栖在树上的白鹭，正抖擞
着翅膀。我那一撮短短的低马尾辫，就是白
鹭弯下头啄羽毛的嘴巴，它灵活地颤动着。

午时，穿着毛衣略微有些热，我找了一
处长有野蔷薇的石阶坐下，边上的老墙正好
挡住了太阳，我打算打个盹儿。

风徐徐吹过，缤纷的香樟叶打着瞌睡划
过我的肩头，落到脚下的草地上，却被我球
鞋反射的白光扎了惺忪的眼。它们发现自己
不再悬吊在空中，而是躺在软绵绵的草床上
了，于是合上眼睛继续睡去了，睡得反倒更
踏实了。

风窸窸窣窣，野蔷薇的叶子蹭在我的手
背上，香樟花的芬芳吸入鼻孔，我歪着脖子
倚靠到老墙上了……

“喵——喵——”我恍恍惚惚睁开眼，
面前暗沉沉的，耳朵被老墙顶上的猫叫声拉
走了。我轻轻仰起脑袋，它正居高临下俯视
着我，脸上的赘肉摇摇欲晃，好一只大脸
猫。它对我不感兴趣，调头迈着猫步踩着墙
不紧不慢地走了，尾巴翘得老高，还挺高
兴。

我也走了，石阶旁布满干苔藓的老墙体
上搓揉出了我蹲坐的侧影，野蔷薇叶半遮半
掩，大概是它们把我留在了那里。

暖 春
毛庆庆

相比浏览那冷冰无感的电子书，
我还是一如既往喜欢阅读纸质书籍，
喜欢指尖摩挲过的一缕厚重和充实，
喜欢书页散发着芬芳的墨香，喜欢有
灵性的文字带来的温暖和感动。捧着
一本书，轻盈走进书中那多姿多彩的
世界，整个世界都可以焕然一新。看
书可以忘却时间的存在，看到精彩、
喜欢的情节，忍不住低吟几句，也会
禁不住捧腹大笑，那一行行有灵气的
文字，优雅绽放于心间。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只能从
书中领略到一点点的风景。我从小就
喜欢看书。当时原址建在双眼井弄的
实验小学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一到借阅时间我就向那里跑。打小我
性格忧郁，喜欢躲在不被人注意的角
落里，喜欢在文字中寻觅温暖从容，
在书籍里寻到了一方独属于自己的快
乐世界。儿时内心深处，也很渴望大
人摸着头对我的赞美和肯定，只可惜
很少能如愿。父母整日忙于生计，对
于我们也只限于关心是否吃饱穿暖。

记得一个仲夏夜晚，我和姐姐相
约着去外面乘凉。大塘河水清清，晚
上繁星点点，微风习习，桥墩上有很
多人来此休息纳凉，老奶奶摇着蒲扇
缓缓讲述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当我们走过小桥之后，我听到背后有
人议论，说前面一个女孩长得漂亮，
后面一个就像是丑八怪。天哪，我就
是走在后面的一个，我听了犹如万箭
穿心，内心伤心自卑到了极点，回到
家后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一连
几天都是无精打采。初中，我的班主
任是一位男老师，有一天下午上体育

课，我身穿一件大红色毛衣，进入青
春发育期的我依旧身材矮小、面黄肌
瘦，自知黯淡的肤色根本衬不起靓丽
的红色。可是没有办法，毛衣是妈妈
亲手织成，我也没有零花钱去买自己
喜欢的衣服。当我们在操场上并列成
一队，章老师说穿衣服要看个人的皮
肤，不要穿不适合的衣服，看那位女
同学穿红毛衣就像猴子一样。虽然没
有指名道姓，这可是当着全班同学的
面，把一颗少女敏感的自尊心狠狠踩
在了脚下。我的头深深低了下去，无
言落下了心酸委屈的泪水，还依稀听
到调皮的男同学发出了嘲笑的低声。
也许是那位老师生性耿直，看到就随
口而言，可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少女
来说，那是生命里一种无法承受和忘
却的伤害。当时我是多么羡慕身边的
女同学，她们身材高挑，皮肤白皙，
活泼而又明媚。而此后的我，便愈加
沉默寡言，只想在书籍中寻找快乐和
温暖，以此逃避周围这一切的不如
意。

时光如水，曾经快乐悲伤的记忆
早已随风而逝，我也不会为了别人的
评价而黯然神伤，只会鼓励自己在前
进的道路上更加努力奋进。而在我看
来，读书早已成生活中的一个最为寻
常和简单的习惯，如同喝水吃饭一样
自然随性。一天工作生活空闲，不看
上几页就觉得少了一点生活之趣。高
中时期最爱看《读者》和《意林》，
《读者》中那一篇篇构思精妙、睿智
大气的文章令我手不释卷，一直陪伴
着我度过青春岁月，在我人生之路充
满迷茫之时，文中那一句句充满生命

力的句子，指引着我走出了困泽，向着
微弱的光芒前行。

读书之趣，妙不可言。想当年拿到
《明朝那些事儿》，初看此书，作者直白
而又风趣的文字，就让我又惊又喜。意
想不到求学时期感觉枯燥深奥、令我头
痛的明代历史，在“当年明月”妙笔生
花的手下，居然写得如此简单幽默。原
来，历史是可以如此简单而深刻！于是
望眼欲穿期盼着下一本续集出版，昔时
三北大街有一家“白天鹅”书店，我就
是在此陆续购买了这套书的全集，明代
历史就这么轻松印刻在脑海里。

爱好阅读，虽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
环境，但可以改变我的内心感观，及对
所遇之人、所经历之事的看法。我行走
书中的大千世界，一路穿花拂柳，可以
在三毛的空灵世界中领略到撒哈拉大沙
漠的奇观，那是每想你一次，天空飘落
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的浪漫；也
可以置身于豪气万丈的江湖世界，不会
为五斗米而折腰，对于爱情而生死相
随，在华山之巅决战，那是何等的豪迈
与洒脱？

人到中年，也许是残酷的现实早已
磨平当年的梦想，当春风吹过我的脸
庞，咀嚼着文字，如同聆听纯净的天籁
之声、倾听绵绵春雨打在屋檐下的声
音、细数着春天里吐露的新芽，让我
坚信只要有希望和信心，春天的花朵
就会如期绽放。尘世间，我们都是芸
芸众生，一生平凡而又琐碎，与其浮躁
度日，不如沉淀下心情，让书香伴着我
老去。此生能够沉醉于书香，能够与文
字书卷为伴，便是这一生最浪漫的相
遇。

字里行间的快乐
胡亚群

暖风推开虚掩的门，红梅又开了，
我知道藏在口袋里的心事解冻了。

春光撒在半边街的青石板上，我从
没忘记你这个发小，哑巴递过来一支
烟，粗糙的手指像一把生锈的剑。我知
道，他打过铁，爱过，生气过，笑过；
我也知道，他从不因为沉默而耽误整个
春天。

半边街唯一的一株枣树老了，老得
无法在二月二的阳光里苏醒发芽，蜂蝶
来过，蝉鸣响过，麻雀栖息过，它的每
一条裂缝都藏着野史。

一只灰色的猫躺在暖阳里打盹，像
一朵安静的云。我小时候曾经丢失过一
只猫，上蹿下跳，也是灰色的。很多年
以后，我在街角遇到一只同样颜色的
猫，我只是安静地走过它的身边。

西街的傻子阿根应该有七十多岁
了，破旧的棉袄开出了花，他还叫得出
我的小名。他指着老井上生出的青苔笑
了，露出漏风的牙齿，像一弯被咬过的
月亮。

稻草人最听话，给他衣服和帽子，
有了固定的职业，如今站在被混凝土房
子包围的逼仄田野上，小鸟一眼看穿的
谎言，成为农业史上最后的遗迹。

半边街，靠近你，就靠近了清苦；
远离你，就远离了烟火。生活最好的样
子，是懂得渡生活的难，也懂得谢生活
的暖！二月，我恰好看到半边街的不知
所措，在冷暖不定的初春里伸长脖子，
像一朵张望的油菜花。

我不想责怪任何一种花

四月，梨花一瓣一瓣地飘落
理解她们的脆弱、薄命、心碎
那些洁白的事物
我不想责怪任何一种花

一下雨，紧锁的眉头难以舒展
总是纠结地里麦子的长势
怕春风刮过空荡荡的袖口
怎敢轻易赞美
可以播种生计，也牵带着太多悬念

的土地

盼天晴，赶快到地头收割
稻田又绿了一层，山上的杨梅还没

红
阳光携着水汽欢娱
白昼越来越长
风里有了汗水的充盈

折叠光阴的半边街（外一首）
王建革

艺坛聊斋 溪上书话

书香慈溪·悦读 轻时光

峙山公园鲤子湖 （油画） 孙国方

过龙虎草堂

层岚清冽隐龙虎，
嘉木葱茏覆草堂。
四百年开新学脉，
三千里挽旧玄黄。
高怀何计棺椑薄，
去影应随日月长。

梅树常居脩士畔，
化安山上绽幽芳。

清平乐·乙巳春谒梨洲先生墓

化安抔土，滴翠来时路。昨夜轻寒
风吹雨，落了梅花无数。

仰瞻每正衣冠，遥思板荡当年。要
用嶙峋傲骨，撑起一片江山。

诗词二首
龚奇俊


